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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任岩松中学建校四十周年，

最近学校领导联系我，说正在筹建校史

馆，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当年的史料和物

件，同时邀请我写篇文章，说说任岩松

中学的一些事儿。我欣然答应。

任岩松中学是1984年竣工开始面

向瑞安全县招生的，我于1986年8月分

配到任岩松中学，在那里工作了8年，人

生最青春的8年时间。我翻出了当年发

表在《瑞安报》和《温州日报》上有关任

岩松中学的几篇文章。回想这8年，往

事依依。

一

旅法华侨任岩松先生捐资办学，曾感

动无数人，在他的影响下，当时的温州兴

起了华侨捐资办学的热潮。他被誉为“浙

南的陈嘉庚”。瑞安籍著名作家黄宗英题

词相赠：“情似瓯江水，心比岩上松。”

任老先生曾多次回国视察学校，关

心学校的发展，并设立奖学奖教基金，奖

励师生。1993年6月3日，在鲜花的拥

簇下，他又一次步入任岩松中学，耳闻目

睹学校的长足进步后，高兴地说：“这全

靠师生的努力，全靠政府的支持。”他感

谢园丁们的辛勤耕耘：“我只是生了个孩

子，你们是奶娘，孩子养大养好都要靠大

家了。”他结合自己一生的经历，对学生

谆谆教诲：“要勤力吃苦，本领学起来是

自己的，别人拿你不去。”生动的比喻、语

重心长的嘱托，令人动容！陪同视察的

瑞安市领导李金寿、张女珍都表示，不管

碰到什么困难，瑞安市政府一定会重点

关心、重点扶植任老创办的这所学校。

后来我们把任老先生的这次学校之行写

成文章《虹映翠微》发表在1993年7月1

日《瑞安报》创刊号上。

二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丽岙镇农村还

比较贫穷落后，于是大批青壮年纷纷外

出“淘金”，留下的多是老年人。1994年

5月12日《瑞安报》刊登我采写的纪实

文章《团旗志愿者为你添光彩》，报道任

岩松中学1994届学生廖洪飞、黄益辉

等志愿者为丽岙镇杨宅村和任宅村4位

五保户开展长达一年多的献爱心活

动。这几位老人，有体弱多病、生活不

便的，有中年丧妻、家境贫寒的，有独自

一人、生活无着的。志愿者从挑水、洗

衣服、拉电线、种瓜菜到施肥、除虫、倒

尿桶，他们不嫌脏、不怕累，什么活都

干，什么事都考虑到。他们经常到老人

家里拉家常，还每月定时给老人们生活

费，不仅在物质上予以照顾，而且在精

神上也关心老人。志愿者给老人带来

温暖，同时也带来了笑声。

谈起任岩松中学的这群学生，老人

们赞不绝口：他们比自己的儿孙还要

亲，真是世上难找的好青年。

是的，当年任岩松中学的学生将学

习雷锋当作自觉行为，当作道德准则，

学习雷锋蔚然成风，志愿者到处在行

动，温暖着很多人。

三

担任班主任，经常组织各类活动，

经常家访，与学生打成一片。那时候带

学生外出活动审批比较方便，所以常组

织集体外出活动。还记得：早上天没亮

就出发，乘船去温州江心屿春游；还记

得：带上锅碗瓢盆，骑车去仙岩野炊；还

记得：步行两小时攀登丽岙最高峰芙蓉

尖，在山巅召开班委会……

最难忘的是1990年深秋那次攀爬

芙蓉尖之行。期中考过后，发现少数班

干部出现了疲软状态，我觉得有必要打

打气了，于是想到将他们带到大自然中

放松心情、陶冶性情，就有了那个星期

天的登山、包饺子、野炊。置身于大自

然美景之中，阵阵秋风轻轻吹来，吃着

饺子，晒着太阳，结合登山，大家感悟到

一个人的毅力很重要，一个集体的团结

很重要。便一起列举现状，分析原因，

提出对策，达成共识，对开展班级下阶

段工作充满了信心。

秋风里登高，在山巅召开班委会，

这在我的班主任生涯中属首次。我将

这次活动写成《高山班委会》，参加“90

年代·人生第一次”征文，并刊登在《温

州日报》上。

我当了两届班主任，很荣幸被评为

1991年度瑞安市优秀班主任和温州市

优秀班主任，受到表彰。

四

我将一套保存了三十多年的油印

刊物《繁星》赠给校史馆，这是1987年

繁星文学社成立之后创办的刊物，是学

生文学社团成长的见证，也是那个青葱

岁月的见证。回忆这段美好的经历，我

于2018年写了《〈繁星〉记忆》发表在

《瑞安日报》上。

当年，成立学生文学社，办一本刊

物，影响一批爱好文学的学生，是语文

老师特别喜欢做的事。

我们语文教研组除了成立繁星文学

社，创办《繁星》刊物外，还成立影评组，隔

三岔五组织组员到丽岙电影院和瑞安电

影院免费观看比较有意义的影片，然后撰

写影评，刊出学校影评集，推荐优秀的影

评发表在《瑞安电影》和《温州电影》上。

我还与温志光、孙正宽等老师一起，

组织学生创作和演出课本剧。记得有一

次我们改编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

选拔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认真排演，后来

在林昌横电影院隆重上演，很受欢迎。

当年语文组的教研活动非常丰富，

我们将指导学生获奖的奖金作为教研

组的活动经费，搞了一些沙龙活动。我

们常到范春黛老师家聚餐，难忘范老师

的爱人金老师热情掌勺招待我们。

任岩松中学值得回忆的往事很多：

一个人，一所学校，一个时代，一种精神，

一种传承！任岩松先生和他捐资创办的

一所学校，衍生出了很多的故事……

任岩松中学那些事儿
■郑明理

庚子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肆虐着中华大地。正月开始，全国形势愈

来愈紧，政府不得已宣布所有人员居家隔

离，自此与父母已有好些时间没有见面

了。

几日前，父亲和母亲相伴来到我的居

所。甚是惊喜。憨厚的父亲拿着一本黑

皮的笔记本，说写了一个人生的小记，让

我给看看。神情言语间竟有些孩童的羞

涩。接来一看，厚厚的一本笔记本，密密

麻麻，工工整整，父亲还是那么认真，无论

做什么事。小记名叫平凡人生，初稿写于

2014年，至今年修改定稿。父亲将她分为

苦难童年、求学之路等十个章节。细细数

来，竟然已有6年，看来父亲为写书一事，

也是多方斟酌，才下决心。

父亲的人生，从我记事起，大约是他

在城关一中教学的时候开始。那时候父

亲总是穿着蓝色中山装，一支钢笔插在上

衣的左口袋里，回家总是忙忙碌碌，备课

做笔记，还要刻蜡纸出试卷。父亲对学生

极好，总有一些学生会经常来我家，逗我

们玩，带我和哥哥去看电视，至今我都还

记得那几个学生的名字，孙庆弟、陈瑞敏、

陈佐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能到别

人家看十四寸的黑白电视，便是我们最快

乐的事情。如今，电视机越来越好，屏幕

越来越大，电视剧也是五花八门，节目繁

多，但却始终没有了儿时的味道。记忆中

的《排球女将》《姿三四郎》，虽说已经忘记

了其中的故事，但那振奋人心的歌曲旋律

却时常在脑海里回荡。

父亲调到市教研室工作的时候，总是

听课听课听课，下乡下乡下乡，回家经常

很晚，母亲对此颇有微词却也无可奈何。

他对待工作极为认真，喜欢看书做笔记。

那时候我家就住在城关一中宿舍，也就是

林庆云宅（市级文物保护点）。大约30平

米的房间，除了家里的床、椅子、衣柜等

等，就是密密麻麻、工工整整摆放着的书

和他所作的笔记，哪本书、哪本笔记在哪

里清清楚楚。以至于我家什么东西找不

到了就问父亲。以后几经搬家，但是书永

远是他的“陪嫁品”。直到去年，因担心一

些比较珍贵的书放在家里会损坏，他才找

了他的学生博物馆馆长陈钦益，将线装本

《毛诗注疏》《通志》《续通志》等书捐赠给

博物馆，也算了却了他“书痴”的一个心

愿。

父亲不大善于交际，但对待朋友极为

真诚，与他相交都会觉得放心。对前来请

教的年轻老师，他总是真诚相待，倾囊相

授，可谓亦师亦友。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

代，隔三岔五总有几个老师会来我家，父

亲总会到大沙堤的菜市场，去买猪耳朵、

麻油鸭之类的好菜回来，母亲则会热情邀

请他们吃饭，说是菜都买好啦，一定要留

下吃饭。对于我们而言，则是开心得要

命，终于可以趁机改善一下伙食啦。父亲

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如今他以心相交的挚友如张益、季嘉友、

蔡继武、陈长开、林候滔、徐然叔叔等，均

是多年好友，虽然不是日日见面，但确是

但凡有事就可以相帮相商之人。

父亲性格温和，爱家如命。他忙于工

作，家中大小事情都是母亲忙于操持，每

当母亲发牢骚，父亲总是笑脸相迎，一副

内疚的样子，母亲瞬间心软。但凡有空，

父亲就抓紧干活，挑水、买煤球、买米、洗

碗刷盘子。仍记得小时候买米，是要到米

店的。父亲就挑着扁担，我则拿着米袋

子，屁颠屁颠地跟在他后面。听着那白花

花的大米“唰”的一声，从柜台的漏斗滑落

到米袋子里，那个感觉超级好。而后，父

亲麻利地扎好口子，扁担两头一套，就挑

着担子往家赶。看着扁担一上一下，感觉

老爸特有劲。现在想来，父亲年少就干农

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我这代人所最

缺乏的。父亲因教研需要，经常出差，不

管多么匆忙，每次回来，会带点小礼物，记

忆中的崂山石头、上海的大白兔奶糖等

等，都让我和哥哥兴奋不已，而且父亲总

是分好两份，分给我们哥俩。母亲总是说

要一碗水端平。以至于我和哥哥总盼着

父亲能够经常出差，出差之后又盼着他尽

快回家。等我和哥哥长大后，读大学、成

家、立业，父亲终于不用那么操心了，但时

不时会和母亲来我们家走走，看看孙子孙

女，问问我们的工作情况，嘱咐我们要好

好注意身体。话虽不多，分量很重。

父亲不事张扬，低调平和。在教研室

工作 18年退休后，就参与了一些协会工

作，父亲说自己不愿意太忙，凡事讲个

度。在协会工作，一来可以充实自己，继

续发挥自己的作用；二来相对自由，可以

经常去看望一下老母亲；三呢有空闲可以

带带孙子孙女。所以，父亲会经常在协会

回来的路上绕绕菜市场，买些菜给祖母送

去，没事聊聊天，陪陪她老人家，让祖母唠

叨唠叨。后来，祖母以96岁高龄离开，我

想与父亲的悉心照顾与陪伴不无关系。

而我们的子女也在祖父母的关爱中快乐

成长。

岁月如水，静静流淌，不经意间，父亲

也即将步入耄耋之年，还好父亲与母亲携

手相伴50多年，相濡以沫，相互照顾，除

了偶有痛风发作，其他还好。作为子女，

除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外，更感谢父亲的

言传身教，父亲的对人对事，对工作对家

庭，对父母对子女的态度，将是我们最可

阅读的一本书。

在此，唯祝父母健康长寿。

《平凡人生》序
■谢骁

总想把红得发紫推出枝头

相信迟早会有成熟的一天

心怀希冀，昼夜执著

收接雨露，感恩上苍厚赐

向下扎根，吸取大地精华

以圆润光滑来表达

对美好生活的祈求与渴望

你挂垂的每个姿态

抚慰我内心的动荡与不安

在贫瘠的山坎与溪流边

闪烁着决定信仰的灯火

画出生命的平仄与成熟

谁说夜色凝重

谁说白昼空虚

与湖岭的红柿子凝视一阵子

体内澎湃着滚烫的血液

心里仿佛添加些许温暖

生活的失意，瞬间得到鼓励

一切的消极与人生的灰色

被一盏盏圆滚滚的丰润所赤化

在不知自省的人面前

生活的空虚和寂寞

被一大片红透的柿子所驱赶

在枝头，它们显露出相同的微笑

我珍视这一次

无言的交流与对望

与
湖
岭
的
红
柿
子

对
望

■

谢
丙
其

1984年任岩松中学落成典礼（管陶摄）

1990年任岩松回国在欢迎大会上讲话
《我的中国心》 （管陶摄）

秋天，若要选一种最具季节代表的

花卉，那桂花当仁不让该属首推之列

了。每年，在这个时候，往往不经意间，

在街区一角或公园一隅，不知不觉就能

闻到阵阵芬芳，无需分辨就知其为桂香

了。同时也知道真正的秋天到来了。

在南方，无论是城市或乡村，桂花已

成了最平常的生态绿植。而古时，桂花

是被视为珍品、仙树的。因桂谐音“贵”，

寓意富贵，就成了世人争相追求的东西，

往往也是权贵富家庭院的标配。《红楼

梦》中夏金桂家种了几十顷桂花，专供皇

家的花卉、盆景，可见当时上流社会对桂

花的珍爱程度。而今，桂花不再是稀罕

物，普通百姓院落都可拥有了。

我国是一个喜爱桂花的国度。早

在《山海经》中就有“招摇之山多桂、皋

涂之山多桂木”等文献记载；屈原《九

章》里多次提及如“桂酒、桂浆、桂舟、桂

棹”等文字。更不必说其后历代数不胜

数的咏桂诗文了。也许古人歌咏的桂

是广义上的，不一定全为今天所说的木

樨属桂花，但在名或形或某些特征有相

近相通之处时，就不必纠结此桂彼桂

了，也无碍大体了。

省城杭州自古多桂花。唐代诗人

宋之问游览杭州时，就惊叹其奇香无

比，写下《灵隐寺》歌咏：桂子月中落，天

香云外飘。于是就有了桂花为“天香”

的雅称。白居易更是认为只有桂花和

钱塘潮最能代表杭州甚至是江南的美：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

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南

宋大文豪张镃，归隐于临安南湖时，甚

至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桂隐”，在院子

里栽种了桂花树，标榜了自身具有像桂

花一样馨香、耿直、高洁的秉性，并常聚

一拨同好的文士一起秉烛夜游、诗文酬

唱等雅集活动，留下了诸多时代特色鲜

明且影响后世的诗词文章巨著。

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去杭州办

事，恰逢桂花盛开的时节，行走在新城

一带，阳光下闪光的花团和氤氲着浓郁

芳香的气息深深地震撼了我。有如此

盛大的规模和悠久的历史，所以杭州人

选她为市花就不足为奇了。也难怪金

桂中有一品种叫杭州黄呢。我想，若把

杭州美誉为桂城也不为过呢。

桂花因异于百花，盛开于秋季，她没

有华丽的姿色，但芳香醉人，又深居于山

壑丛林，绿叶经冬不凋，这就给人们赋予

一种君子之德的意象。于是，文人雅士

就用以抒怀、明志。因此爱桂、赏桂、养

桂、品桂、咏桂就是理所当然了。

当然，文人雅士行止固然高雅。吾

辈凡夫也只能做凡俗之事，仅凭感官感

受了。但不管怎样，桂花是令我振奋

的！不是因为其种类繁多，如丹桂、金

桂或银桂等橙红、金黄、雪白的不同色

彩冲击了视觉，而是那散发着浓郁又幽

香、清淡又悠长的醉人的香，似陈年佳

酿醇厚、柔和、耐人寻味复又难以言

状。它不仅仅刺激了我的鼻腔，而且直

入心脾，拨动着我的中枢神经。

我曾趋步桂树下，仰首紧贴桂花，使

劲地闻着气味，张大嘴巴口鼻共用做过

深呼吸，桂香依然是那种清新的、深沉

的、悠远的香，没有浓烈到叫人腻烦的感

觉。所以就更爱接近桂花了，每年秋天

都要去看看、闻闻。有时也摘几朵小花

瓣放在上衣口袋，带着“天香”，带着好心

情工作。

只是有一年，中秋节已早过去并有

些时日，就是未见桂花的影子。在我晨

盼暮望中，仍无信息。后来在新闻上看

到只因是个暖秋，天气迟迟不见转凉，全

国多地闷热一片，鲜有桂花开放的。原

来桂花是要真正入秋了，才“上岗”的。

也就是气温需到达入秋的标准了才可

以，且昼夜温差要达到10度以上才会顺

利开花。现代科学对入秋的界定也是按

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的数据来判定的。

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怪不得在那个名

义上的节令已来临，可实际气候条件相

去甚远的时节，桂花姗姗来迟呢。

我想，桂花是最懂秋天的。别的秋

花，一到节候，无论冷暖阴晴，大都慌不择

日地争相开放，它们是多么随意。唯有桂

花真本色，是矜持的、有原则的、守约的。

单单这一特性，桂花就已经出类拔

萃了。同时也激起了我对她的无限崇

敬。更不要说寓意着美好、吉祥、友谊、

贞洁、收获、高洁、崇高和荣誉等等意象

背后的特质了。

忽然想起兰花中的春兰或蕙兰等

品种，在冬天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春化

（气温近5摄氏度休眠一个月左右）过

程，来年就会影响它的开品或香味。也

许桂花跟兰花有相似的脾性，在人们心

中也就有了独特的个性品质。

也正因具此特质，桂花就成了真正

的秋的信使，秋的伴侣，秋的知音。

桂花，秋的知音
■叶孙林


